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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乔叟对中世纪宫廷爱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肖 明 翰
(四川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成都 四川 610068)

摘要 :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情叙事诗。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主题和

文体等方面,作 者都继承了中世纪宫廷爱情文学传统,但 他也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内心描写和思想观念上突破

了宫廷爱情浪漫故事的模式,表 现出中世纪文学中所少见的现实主义倾向并复苏了悲剧精神。乔叟对中世纪宫廷

爱情文学传统的继承、改造和超越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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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乔叟的名字首先同《坎特伯雷故事》联系

在一起 ,这部令英国人感到骄傲的世界名著被理所

当然地看作是乔叟的代表作。然而 ,不 论是在乔叟

自己眼中,还是在他去世后的⒛0多年里 ,《 特洛伊

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地位都在《坎特伯雷故事》之

上。它在乔叟真正完成了的诗作中篇幅最长 ,而且

是以高雅的史诗文体和宫廷文体(cc.unly style)相 融

汇、宫廷爱情浪漫传统和悲剧精神相结合而精心创

作的以王室和贵族为读者对象的杰作 ;相 比之下 ,

《坎特伯雷故事》不仅只是一部
“
故事集

”
,而且还没

有完成。当然 ,到 了文艺复兴时期 ,特别是经过斯宾

塞(spencer)和 被约翰生(Johnson)尊 称为英国文学

批评之父的德莱顿(Dryden)的 高度评价 ,《 坎特伯

雷故事》的辉煌文学成就逐渐被人们认识 ,其地位

自然也就超过《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而成为乔

叟的代表作和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即

便如此 ,《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至今仍然被认为

是宫廷爱情(cou⒒ ly love)传统的浪漫文学在英国的

最高成就。学者们称它为∵歌颂爱情的伟大诗篇
”

[1](1叨 页)和
“
英语语言的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

部爱情叙事诗
”
[2](345页 )。 它还因其突出的现实

主义写作手法 ,细腻的细节描写 ,生动的人物刻画和

丰富的内心展示而被誉为
“
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

上的小说
”
[3](i⒆ 页)。 不仅如此 ,它还是中世纪

欧洲第一部真正具有一定悲剧精神的作品。

学者们现在一般认为 ,这部诗作创作于 1381年

到 13“ 年之间。其证据是 ,乔叟在诗中第一卷说 ,

克瑞西达的美貌
“
就如同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字母

A” [4](I,171行 )。 他们相信 ,这里的
“
A” 是指理查

德二世的新王后或者说是即将成为王后 的安娜

(Anne),而这些话是作为宫廷文人的乔叟对安娜理

所当然的赞扬。安娜同理查德之间的婚姻在 1381

年5月 达成协议 ,并于第二年年初举行婚礼。所以 ,

学者们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创作很可

能开始于那段时间。另外 ,他创作于 1386年 的《烈

女传奇》的
“
引言

”
以及他的朋友、伦敦市长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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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写于大体同时的作品《爱情之约》(%s莎Cme乃莎

o/Love)中 都提到这部诗作 ,所 以其创作期的下限

应定在 1386年。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历代

文学家共同创作的成果。特洛伊罗斯是特洛伊国王

的小儿子 ,荷 马在史诗《伊利亚特》里曾略有提及 ,

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简略但生动地描述了

他英勇战死的情形。后来 6世纪一位拉丁诗人创作

了特洛伊罗斯和一个名叫白瑞西达的女子之间的爱

情故事 ,但并没有得到流传。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

达的爱情主要是 12世纪法国诗人贝诺特 (Ben。 it)

那部长达 3万多行的叙事诗《特洛伊传奇》里的虚

构 ,后经圭多(Guido)和 薄迦丘等人不断润色和增

添 ,终于成为 14世纪在欧洲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

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在很大程度上是

以薄迦丘的《菲拉斯特拉托》为基础 ,参考了其他诗

人的作品,根据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以及他对

悲剧的理解 ,并 大体上按当时流行的宫廷爱倩诗歌

传统创作的。

虽然乔叟的创作以《菲拉斯特拉托》为基础 ,但

这两部作品不论在文体、主题思想还是人物塑造上

都大为不同。薄迦丘使用的是一种称之为 cantare

的体裁 ,它在意大利刚兴起 ,是一种符合市民趣味的

通俗叙事体裁 ,以 情节取胜 ,长于描写打斗、冒险和

性爱 ,但不大重视抒情或细腻的心理展示。薄迦丘

对它有所改造 ,增加了心理描写 ,比较接近他后来的

代表作《十 日谈》,不 过它是一种诗体 ,而 非散文。

与之相反 ,乔叟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把史

诗和宫廷文体相结合 ,使 用的是一种完全适合于宫

廷爱情浪漫故事和悲剧的高雅诗歌文体。乔叟特别

注重揭示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 ,在这方面 ,他也远

在薄迦丘之上。实际上 ,人 物情感的揭示和心理活

动的描写是这部杰作最大的特点。薄迦丘重在表现

性爱 ,而乔叟则致力于歌颂高尚而忠贞的爱情和批

判对爱情的背叛。薄迦丘的特奥伊奥洛 (Tr。iolo,

特洛伊罗斯的意大利文名字 )已 经对爱情感到幻

灭 ,而乔叟的特洛伊罗斯则是情窦初开的理想主义

者 ,一个把爱情看得高于生命的悲剧性人物和骑士

美德的化身。另外 ,薄迦丘的作品里也没有乔叟从

各方面极力表现的那种置人的命运于控制之中并最

终毁灭了特洛伊罗斯和他的爱情的那种不可抗拒的

力量以及与之相关连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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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之间的爱情故事以特洛

伊战争为背景。尽管特洛伊城已被希腊人围困多

年 ,特洛伊罗斯却仍在痴情地等待她归来。他站在

城墙上等待克瑞西达的情景是整部诗作甚至是所有

英国文学作品里最催人泪下的场面。刘易斯说 ,特

洛伊罗斯等待克瑞西达的情景是那样令人辛酸 ,以

至
“
也许没有人愿意读第二遍

”
[1](19s页 )。 乔叟

是在法国文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宫廷诗人 ,他这部

宫廷爱情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英 国文学史上
“
最

伟大的爱情叙事诗
”
,无 疑孚到中世纪法国宫廷爱

情文学的深刻影响。它同《坎特伯雷故事》里的《骑

士的故事》一样 ,令人信服地证明,从 η 年代初开

始 ,乔叟在意大利文学和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下进

一步探索诗歌创作的道路和英语文学的发展时 ,并

没有丢掉法国文学传统 ,没有抛弃爱情浪漫文学的

基本形式、内容和手法 ,而是将其加以改造并同意大

利文学、拉丁文学以及英国本土文学的各种形式和

手法结合起来发展英语文学。

中世纪爱情浪漫故事的一个特点是重抒情轻情

节 ,重议论而轻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乔叟曾经翻

译过的名著《玫瑰传奇》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其实 ,

中世纪浪漫故事的这一重要特点就深受《玫瑰传

奇》的影响。不过在更深层次上 ,这个特点又源于

中世纪文学 ,特别是宗教文学的说教性质。另外 ,由

于中世纪所关注的是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人 ,而非

具体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 ,所 以中世纪文学 ,包

括爱情浪漫故事 ,疏 于人物塑造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在议论与情节、抒情与人物塑造等方面 ,《 特洛

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明显表现出乔叟对法国宫廷爱

情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像中世纪的宫廷爱情故事通

常那样 ,它情节并不复杂 ,但乔叟却把它写得起伏跌

宕 ,引 人人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经潘达洛斯巧妙

安排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相会和相爱的情节和

场面出人意外 ,十 分戏剧性。这些戏剧性情节和场

面都是中世纪文学所没有的。

乔叟对法国爱情浪漫故事传统最明显的继承和

超越都在人物塑造方面。特洛伊罗斯虽身为古希腊

时期的特洛伊王子 ,但他更像中世纪宫廷爱情文学

中的骑士。他高尚、真诚、单纯、勇敢 ,而且慷慨大

方、彬彬有礼、武艺高强 ,集 中世纪骑士文学中理想

的骑士身上所有美德于一身。另一方面 ,他 自己在

本质上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仅把爱情 ,而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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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对象理想化。所以严格地说 ,他在克瑞西达身

上看到的往往并非真实的克瑞西达 ,而 是理想化了

的情人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他自己,因 为他把 自己

爱情上的理想投射到了克瑞西达身上。其实 ,中 世

纪浪漫文学中的骑士情人几乎都是如此。他们根据

自己的理想把情人美化成女神 ,然后对她们顶礼膜

拜。

正是因为特洛伊罗斯把克瑞西达理想化 ,同 中

世纪浪漫文学中那些为情所困的情人们一样 ,他认

为自己不值得她爱。他说自己是
“
一个被人人唾弃

的可怜虫
”
,绝 不可能得到克瑞西达的爱情 ,所 以

“
只有死路一条

”
、
“
必死无疑

”
[4](I,570— 573)。 后

经潘达洛斯帮助 ,他才如愿以偿。现代人很难理解

他奇怪的想法和行为。然而 ,他 的这种性格和所作

所为、或者说无所作为 ,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宫廷爱

情诗的范式 (conventi。 ns),即 骑士在得到所渴望的

爱情之前 ,总把白己看得如同他心目中那高不可攀

的女郎
“
鞋上掉下的尘土

”
一样-钱不值。

不仅他的哀怨和痛苦出自于宫廷爱情传统的要

求 ,而且他的变化也与之大体一致。宫廷爱情的一

个基本原则是 ,爱 情使人高尚、纯洁和勇敢。因此 ,

爱情的魔力也使特洛伊罗斯成为
“
最和蔼可亲、/最

彬彬有礼、最慷慨大方之人 ,/而且也是当时或可能

出现的/最杰出的骑士之一 :/他的冷嘲热讽和不近

人情、/他的傲慢态度和乖张行为/全都消失得无踪

无影——/他每一种缺点都已变成美德
”
[4](I,Ⅱ。

1079-1085)。 在战场上 ,像其他为爱情激励的骑士

一样 ,他也让敌人大吃其苦 ,成为位列赫克托之后保

卫特洛伊最璀璨的明星 ,深受众人景仰。

总的来说 ,特洛伊罗斯是一个宫廷爱情传统中

的骑士情人形象 ,但即使在他的塑造上 ,也可看到乔

叟对浪漫传统的超越。首先 ,在传统的浪漫故事里 ,

骑士的所谓痛苦往往是无病呻吟,而且十分做·作。

它是范式上的要求 ,没 有真实感。其作用之一是为

骑士获得爱情后的快乐做铺垫和反衬。然而 ,特洛

伊罗斯的痛苦却并非完全如此。乔叟一开始就明确

指出,他要用
“
流泪的痛苦诗行

”“
讲述特洛伊罗斯

的双重悲伤
”
[4](I。 7行 ,1行 )。 如果说他在看到克

瑞西达之后躲在家中让痛苦吞噬自己的灵魂 ,的 确

属于范式的要求 ,不 仅不悲 ,反 而颇具喜剧性的话 ,

那么他在面临失去克瑞西达、特别是在她离开之后

所感受的悲伤 ,就决不是爱情浪漫故事的套路了。

乔叟不仅在表现特洛伊罗斯的悲伤方面超越了

浪漫故事传统 ,而且在以揭示他的内心活动来反映

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方面更是如此。前面谈到 ,

中世纪浪漫故事疏于人物塑造 ,至于表现内心活动 ,

那就更非所长。浪漫故事也表现人物的痛苦和内心

想法 ,但那大多是根据范式从外面强加到人物身上

的。然而 ,《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的情况却不

一样。乔叟用了大量篇幅表现特洛伊罗斯的内心活

动并用各种手法深人揭示他的性格并以此来探索他

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我们看到 ,他本质上是像哈姆

雷特那样顾虑重重、思想胜于行动的人。他获知克

瑞西达将被用来交换俘虏 ,痛不欲生 ,但他前后思量

却无法采取行动。其实 ,莎士比亚的确受到了乔叟

多方面影响 ,而哈姆雷特身上也明显闪现着特洛伊

罗斯的影子。

如果说特洛伊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浪漫故

事人物的传统形象的话 ,那么 ,克瑞西达离典型的中

世纪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形象就相去更远。在浪漫

故事中,女主人公在爱慕她的骑士眼里 ,尽管貌若天

仙 ,被奉若女神 ,但实际上是比男主人公更缺乏个性

特点的类型性和偶像式人物。不管她多么高贵美

丽 ,她实际上只不过是被爱慕、追求、进攻和占有的

对象而已。她的价值并不在她本身 ,而是在她的情

人眼中;换句话说 ,她不是作为个人形象 ,而 是作为

情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化身而存在于浪漫文学之中。

所以,中世纪浪漫故事里的女主人公一般都既缺乏

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 ,更没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

但克瑞西达却不同,她更像现代小说中精心塑造的

人物 ,性格复杂 ,栩 栩如生 ,有 心理深度。她外美内

秀 ,文静的表面下充满激情。她深爱着特洛伊罗斯 ,

对他一往情深。但她同时也工于心计 ,在关键时刻

只为自己着想。更重要的是 ,像生活在现实中的人

一样 ,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她是英语文学中第一

个充分发展的女性人物。其实 ,在全部中世纪欧洲

文学 ,包括乔叟本人的其它作品里 ,也找不出一个真

正可以和她媲美的女性艺术形象。

乔叟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探索和表

现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的诗人。当然 ,从整体上讲 ,他这方面最杰出的成就

是在《坎特伯雷故事》里 ,但就克瑞西达这个人物的

塑造而言 ,特别是在其深度和细腻性方面 ,他可以说

达到了莎士比亚之前的最高境界。克瑞西达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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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产

物。她出生在一个祭司家庭 ,父 亲的职责就是以解

释虚无缥缈的神喻来预见变化无穷的世事和捉摸不

定的命运。受其影响 ,她对未来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

对命运总感到不可捉摸。特别是她父亲叛逃后 ,四

周充满敌意 ,她随时感到危机 ,所以变得更加小心谨

慎 ,总是为安全担心。仅在第二卷里 ,她的担惊受怕

就被提到七次之多。她复杂多变、充满矛盾的性格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适应环境 ,保 护 自己。

由于她总在担惊受怕 ,所 以特别注重名声。这

个人物最突出的特点也许就是她几乎自始至终都在

顾虑 自己的名声。乔叟从不同方面凸现她的这一特

点。潘达洛斯在向特洛伊罗斯列举她的优秀品质

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她
“
良好的名声

”
[4](I。 88o

行),而克瑞西达在她和特罗伊洛斯的爱情的发展上

每一个关键时刻首先考虑的也是自己的名声。许多

评论家对此颇有微词 ,批评她太世俗。然而 ,这 只是

问题的一面。她是一个年轻寡妇 ,父 亲又丢下她叛

逃到敌方。除了好名声 ,她 还有什么手段来保护自

己?想当初她父亲叛逃后 ,她面临性命之忧而求助

于赫克托 ,如果不是她名声好 ,赫克托岂肯出手相

助?在那样传统的社会里 ,对她这样无依无靠的寡

妇 ,好名声就是生存之本。所以,潘达洛斯才那样慎

重地告诫特洛伊罗斯 :“ 为了上帝 ,不要让她受到伤

害,/你如此聪明,一定要保护她的清白。
”
[4](III,

“5-266行 )

她重视自己的名声 ,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 ,她

把名声看得高于一切 ,走 向了极端。为了名声 ,为 了

生存 ,克瑞西达变得自私而工于心计 ,遇事必定左思

右想 ,仔细掂量。在获知特洛伊罗斯对她的爱慕后 ,

她那一大段可以被称为
“
爱还是不爱

”
的内心独白

把她的这种性格鲜明、深刻地揭示出来。当然她的

瞻前顾后表明她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的产物 ,她

必须十分谨慎 ,一步走错 ,就可能陷人灭顶之灾。但

她的思虑和掂量也反映出她的自私和心计。她主要

不是在考虑情感 ,而是在权衡利弊。她不会为了任

何事情 ,哪怕是爱情 ,牺牲名声。因此 ,这对情人在

最终的追求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他们的爱情悲剧 自

然也就难以避免。

然而 ,尽管她如此看重名声 ,当 她背叛了特洛伊

罗斯而投人狄俄墨得斯的怀抱后 ,她 自己也意识到 ,

她
“
忠贞的名声永远毁了

”
[4](Ⅴ。1055行 )。 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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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是她的悲剧。她的确遭到后代读者和文学家们

的严厉谴责。在后来的各种续本中,她沦落成为妓

女、乞丐和麻风病人。即使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 ,她

也不过是水性扬花的轻浮女子 ,与她在乔叟诗中的

形象相去甚远。看来她或者说乔叟关于她名声的预

见是惊人的准确。

不过 ,乔叟笔下的克瑞西达在本质上并非坏女

人。刘易斯说 :“ 如果在顺境中,克瑞西达会成为一

个忠实的情人 ,或者忠贞的妻子,-个慈爱的母亲 ,

一个善良的邻居———个幸福的女人和一个为她周

围所有的人带来幸福的源泉。
”
[叫 (1sT页 )然而 ,在

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特洛伊罗斯把 自己的爱情

和生命寄托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 ,他的悲剧也就在

所难免。但责任也并不全在克瑞西达身上 ,因 为她

并不是特洛伊罗斯把她想象成的那种女人 ;是特洛

伊罗斯把自己的理想主义、把自己对爱情的理想强

加在她身上 ,然后又按这种理想去要求她。尽管她

在认识特洛伊罗斯和权衡利弊之后有意与他相好 ,

并真诚地爱上了他 ,但她从未设法去谇到自已的目

的,相反一直是特洛伊罗斯和潘达洛斯处心积虑地

设下陷阱,她充其量只是 自愿地跳进去而已。换句

话说 ,她从未有意识地伤害过任何人 ,在 -定程度

上 ,她还是特洛伊罗斯的理想主义和潘达洛斯的诡

计的受害者。

总的来说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都是比较被

动的人物 ,虽然前者的被动主要根源于性格 ,而后者

的被动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与他们相对照 ,乔叟塑

造了卡尔克斯、潘达洛斯和狄俄墨得斯几个敢想敢 ,

说、敢于行动的艺术形象。其中特别是潘达洛斯和

狄俄墨得斯 ,他们虽然出身贵族 ,倒更像那些在乔叟

时代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人物。他们立身处世大都

缺乏道德原则 ,是 一些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同

他们对照 ,就更显现出特洛伊罗斯的优柔寡断 ,而且

也揭示出他的爱情悲剧的性格根源。

潘达洛斯是这些人中塑造得最出色的艺术形

象 ,但诗里最令人赞叹的行动主义者却是希腊将领

狄俄墨得斯。他目光敏锐 ,判断准确 ,行 动果断 ,一

旦看准机会 ,就立即出手 ;但他鲜廉寡耻 ,能毫无顾

忌地趁人之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 此很快就把克

瑞西达搞到手。如果说潘达洛斯还多少遵循着宫廷

爱情的规矩和社会习俗行事的话 ,狄 俄墨得斯则对

那些
“
无聊

”
的东西不屑一顾 ,尽管他有时也捎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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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这样的字眼,然而这些套话从他口中说出,总令

人感到是对宫廷爱情的嘲弄。特洛伊罗斯作为一个

艺术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宫廷爱情的传统模

式 ,但他在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官廷爱情的基本价值

观念 ,而且正因为他超越了模式化的宫廷情人形象 ,

他反而更鲜明、更动人、更个性化地体现了宫廷爱情

的观念和理想。相反 ,狄 俄墨得斯完全可以说是作

为特洛伊罗斯的对立面 ,作 为对宫廷爱情价值观念

的否定 ,甚 至是作为宫廷爱情的
“
反情人

”
(anti-lov-

er)形象来塑造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狄俄墨得斯想赢得克瑞西

达似乎并不是为了爱情 ,因 为诗中没有任何地方表

明或者暗示他爱着克瑞西达。他甚至不是真的为了

征服克瑞西达本人 ,而是为了征服她心中的情人。

克瑞西达越是想念她的情人 ,狄 俄墨得斯就越想从
“
他

”
手里把她赢过来 :“ 无论谁能把这样艳丽的花

丿L/从她朝思暮想的情人那里赢得 ,/他就能宣布自

己为征服者。
”
[4](Ⅴ 。”2—794行 )在他眼里 ,克瑞西

达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 ,是战利品,他

要打败的是他的竞争对手。作为征服者的希腊人的

代表 ,他要征服特洛伊罗斯 ,犹如希腊人要征服特洛

伊一样 ,而特洛伊罗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意指特洛伊。

乔叟在塑造特洛伊罗斯和狄俄墨得斯这两个对

立人物时也反映出他的立场和-定的矛盾心情。在

中世纪 ,伦敦被称为
“
新特洛伊

”
,伦敦人认为自己

的城市像罗马一样是由劫后余生的特洛伊人所建

立。在创作这部诗作时 ,乔叟在感情上自然站在特

洛伊一边 ,而且故事也是从特洛伊人的视角来叙述

的。在诗里 ,特洛伊人拥有高度文明 ,即使面临城破

人亡的危险 ,他们仍然保持古风和信念 ,过着高雅的

生活 ;相 比之下 ,希腊人却显得粗野 ,缺乏教养 ,没有

道德观念。这种对照后来在莎士比亚的同名剧本中

更为突出。但另一方面 ,乔叟也意识到 ,像特洛伊罗

斯那样心地高尚、举止优雅然而却优柔寡断的特洛

伊人无法战胜行为粗野、无所顾忌的希腊人。所以 ,

在理智上 ,乔叟也觉得特洛伊人应该更敢于面对现

实,更敢于行动 ,古老的特洛伊文明不注人新的活力

是没有前途的。其实,这也多少表达出乔叟对当时

英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的焦虑和矛盾心情。

作为一个在宫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人 ,他在感情

上倾向于王室和贵族所代表的传统秩序和价值观

念 ,但在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正视甚至赞叹以商人为

中心、包括他自己家族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的活力

和创造性。他预见到这个缺乏教养但生机勃勃的阶

级最终将战胜贵族阶级的历史必然性。

只要把《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同时代的

文学作品比较 ,就不难发现乔叟在人物塑造上的成

就 ,不仅是对英国宫廷爱情文学 ,而且也是对整个欧

洲中世纪文学传统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重大突

破。但这部杰作的划时代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另一

个重要贡献 ,也是乔叟对宫廷爱情文学的另一个重

要超越 ,是在欧洲复苏了悲剧精神。

中世纪之前 ,古希腊悲剧曾高度繁荣 ,那是希腊

人面对宇宙的奥秘 ,对人的命运和人的价值 ,用戏剧

艺术进行的探索。它充分展示出在同命运抗争中人

性的尊严和人的高大形象 ,并表现了在一个捉摸不

定的世界上人试图理解和掌握 自己命运的悲壮努

力。然而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的权威宗教和古希

腊罗马的异教文化体系在耶和华面前分崩离析 ,古

典悲剧也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之中。全知全能全善

并绝对公正的上帝掌管着宇宙万事万物和人生前死

后之一切 ,自 然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悲剧。

其实 ,不论是古典悲剧 ,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悲

剧 ,都辉煌于曾经统管一切的宗教意识形态处于解

体之中、人文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并同传统宗教观念

既紧密交织在一起又与之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人

文主义思想的大发展是悲剧产生的前提。没有人文

主义的发展 ,没有人对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 ,没有高

大的人的形象 ,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在 14世纪以前没有也不

可能产生出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根本原因。

在乔叟之前的整个中世纪时期 ,欧洲不仅没有

产生过悲剧或悲剧性作品 ,而 且对悲剧的性质也不

甚了解。在好几个世纪里 ,欧洲人对悲剧可以说是

一无所知。悲剧-词 的原文为 tragoidia,字 面意思

是
“
山羊之歌

”
[5](248-249页 )。 另外 ,根据克利考

证 ,悲 剧这个词在中世纪不仅使用极少 ,且意义也不

确定。即使到中世纪后期 ,在 14世纪后半叶那 50

年里 ,在英国,除乔叟之外 ,克利发现只有三个人使

用过这个术语 ,而且他们所说的悲剧与这里所说的

文学体裁显然不是一回事 [6](gs-94页 )。 即使在

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已在发挥重要影响的意大利 ,文

学家和学者们对悲剧的性质仍不甚了了⒎就连但丁

在《俗语论》(De v· Jgorj eJog△ en莎jo)一 书中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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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悲剧主要看作是关于高雅主题的高雅诗体 ,因 此

把自己的抒情诗也算在其中。

乔叟毫无疑问是中世纪欧洲第一位既比较准确

理解悲剧的性质 ,同 时又有意识地创作悲剧性作品

的文学家。他在《修士的故事》、《特洛伊罗斯与克

瑞西达》以及译著波伊提乌 (Boetius)的 《哲学的慰

藉》里多次使用了悲剧一词 ,相 当一致 ,表 明他确信

自己对悲剧的理解。他还在《修士的故事》的
“
引

子
”
里为悲剧下了中世纪欧洲第一个定义 :“ 悲剧是

某一种故事⋯⋯/其主人公曾兴旺发达 ,后从高位坠

落 ,掉人苦难 ,/最终悲惨死去。
”
[7](3“ 页)当然乔

叟所说的悲剧 ,实 际上指的都是
“
故事

”
,而 非戏剧 ,

但他的定义和他的悲剧性作品无疑表达了悲剧的基

本精神。他关于悲剧的基本观念后来都包含在莎士

比亚的悲剧观中[8]。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英 国

悲剧的成就远高于其它任何欧洲国家 ,这 或许同乔

叟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尝试不无关系。

很明显 ,同但丁、彼得拉克和其他同时代欧洲人

一样 ,乔叟也没有接触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或希

腊悲剧。他关于悲剧的概念来 自他翻译过的《哲学

的慰藉》。波伊提乌模仿柏拉图同老师苏格拉底对

话的方式 ,设 想 自己在和哲学女士 (Lady Philoso-

phy)对话。他运用古典哲学对天道、信仰、人的命运

和自由意志、尘世的无常和天国的永恒以及社会、政

治、秩序等方面都进行了深人探索 ,而他的悲剧观就

是建立在命运既变化无常又不可抗拒的思想之上。

乔叟正是在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
“
意大

利时期
”
,认真研读和翻译波伊提乌。于是 ,他长期

对天道和命运的思考 ,波伊提乌关于命运、悲剧的观

念和人文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在他思想中的碰撞终

于促使了悲剧精神在欧洲的复苏。这不仅是乔叟创

作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飞跃 ,而且也是欧洲文学史上

的一个重要发展。

乔叟的悲剧性作品和含有悲剧性成分的诗作主

要创作于 70年代后期到 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他

一生中创作的最富悲剧精神的作品是《特洛伊罗斯

与克瑞西达》,诗人在作品结尾处也把它称为
“
我小

小的悲剧
”
[4](Ⅴ 。1786行 )。 这部长达 8000多行的

“
小小的悲剧

”
,可 以被认为是中世纪欧洲第一部具

有悲剧精神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 ,乔 叟描写了主

人公如何从顺达之境跌人逆境并在苦难中死去 ,充

分展示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从情节事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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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格 ,至刂行为细节、象征意象 ,全都精心安排 ,以 突

出
“
命运

”
的不可抗拒和特洛伊罗斯的毁灭的不可

避免。比如 ,频频出现的幸运女神那令人敬畏的轮

子的意象 ,那些表达波伊提乌关于天道、命运和个人

意志的思想的段落 ,特洛伊罗斯的噩梦 ,他那预言家

妹妹对梦的解释等等 ,都直接加强了布雷德利在分

析莎士比亚的悲剧时所说的那种
“
灾难

”
必然发生

的
“
感觉

”
[8](23页 )。

但我们同时也明显感觉到 ,在 《特洛伊罗斯与

克瑞西达》里 ,虽 然幸运女神被提到 30多次 ,但诗

中的
“
命运

”
并不像在《修士的故事》里那么单一 ,也

不像一般希腊悲剧里那样
“
以更原始、赤裸和明显

的形式出现
”
[8](25页 )。 相反 ,这里的

“
幸运女神

”

倒更接近莎士比亚悲剧里那种从神秘的
“
命运

”
到

人物性格的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的象征性

体现 ,即 布雷德利所说的
“
是整个体系或秩序的一

个神话式的表现
”
[8](25页 )。 这是乔叟思想上一

大进步 ,反映出他的世俗化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

特洛伊罗斯的故事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 ,所 以

不论是从先知卡尔卡斯的预言还是从历史知识来

看 ,读者都知道特洛伊的毁灭不可避免 ,特洛伊罗斯

自然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问题仅仅是如何毁灭而已。

就在这对情人热恋期间,特洛伊罗斯仍然得每天上

战场撕杀。战争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这对情

人头上。所以当形势发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
突

转
”
,即 克瑞西达将被用来交换战俘时 ,严格地说 ,

我们感到的不是命运的改变 ,而是命运的不可抗拒。

同时 ,特洛伊社会如同《罗密欧和朱丽叶》里敌

对的家族一样 ,也是横亘于两个情人之间的强大力

量。前面已经指出,乔叟笔下的特洛伊在很大程度

上是 14世纪的伦敦 ,而乔叟生活于其中的伦敦还是

一个很保守的社会 ,在 他极为熟悉的上层社会里

——乔叟虽然出身平民,但在大约 14、 15岁 时就到

王族家里做童仆 ,后 来又长期在王宫任职——传统

观念仍然十分强大。因此 ,特洛伊罗斯和守寡的克

瑞西达之间的爱情只能处于秘密状态。(有 意思的

是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 ,他们之间的爱情则是公开

的秘密。从这点似乎也可看出伦敦社会在⒛0年间

的变化。)当然 ,这种秘密性是文学中的宫廷爱情的

基本特点之一 ,但这无疑也是当时的社会观念的反

映。

所以故事里有大量地方强调要主人公保守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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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而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克瑞西达那样注重名声的

原因。当潘达洛斯第一次告诉她特洛伊罗斯对她的

爱情时 ,她就担心地问 :“ 除你之外 ,真没有他人知

晓?” [4](Ⅱ。sO2行 )潘达洛斯老于世故 ,深知其中利

害,所以在安排了这对情人第一次会面之后 ,立 即关

上门,慎重其事地对特洛伊罗斯讲 :“ 人之第一美德

就是管住舌头
”
[4](III.z93行 ),告诫他无论如何要

保守秘密。而特洛伊罗斯则凭
“
城里所有庙堂里的

神灵起誓
”
,保证守口如瓶。他的确是守信的人 ,除

了把他的噩梦告诉妹妹卡珊德拉外 ,他至死也没有

把他们的爱情泄露半点。然而正是因为害怕泄露秘

密 ,在他父王召集议会讨论用克瑞西达交换战俘时 ,

就连赫克托也认为用女人去交换 ,有 损特洛伊的名

声 ,表示反对 ,他却竟然不敢吱声。后来 ,他不敢带

克瑞西达逃走或者强行把她留下的原因之一 ,也 是

怕闹得满城风雨 ,损 害她的名声。由于他没有采取

任何行动 ,他们的爱情被毁灭自然不可避免。

不过 ,毁灭特洛伊罗斯和他们的爱情的力量并

不仅仅来自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外部因素 ,它 恐怕更

存在于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性格之中的。前面

已经分析了他们性格上和追求上的巨大差异 ,在 很

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他们的爱情的毁灭和特

洛伊罗斯的悲剧。

特洛伊罗斯是一个罗密欧式人物 ,不幸的是 ,克

瑞西达却不是朱丽叶,她不可能为爱情牺牲一切。

她总是能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 ,然 而特洛伊罗斯这

个理想主义者却永远不能改变 ,所 以无法适应不断

变化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在特定环境中被

自己的弱点推入悲剧之中的。他具有莎士比亚的悲

剧人物身上那种
“
明显的单一性

”
,即 一种使人物

“
在某些环境下完全无力抗拒

”
地

“
趋向

”
于

“
某一特

定方向的癖性
”
,一 种把

“
一个 目标、一种热情或心

情看成是整个存在的致命倾向
”
。

“
对于莎士比亚

来说 ,这一点看起来就是基本的悲剧特征
”
[8](16

页)。 特洛伊罗斯把追求纯真的爱情看得至高无上 ,

是他的
“
整个存在

”
的意义。为了爱情 ,他 可以牺牲

一切 ,包括生命。用布雷德利的话说 ,正是这种罗密

欧式的
“
迷恋专情

”
,使 特洛伊罗斯成为

“
高于普通

人之上
”
的悲剧性人物。但这只是他身上的

“
悲剧

特征
”
的-个方面。另一方面 ,前 面提到 ,在 本质上

他是一个哈姆雷特式人物 ,顾 虑重重、思想胜于行

动。这个
“
悲剧性缺陷

”(the tragic naw)是 一个悖

论 :一方面它导致了特洛伊罗斯的悲剧 ,但 同时又影

响了他的悲剧形象 ,减弱了他的悲剧的悲剧意义。

他拒绝了潘达洛斯要他采取果断行动的建议 ,

其理由主要是全城人民的利益 ,父王的命令 ,特别是

克瑞西达的声誉[4](Ⅳ。M7-574行 )。 但还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原因,那 就是他必须尊重克瑞西达的意

愿。他说 :“ 我宁可死去/也决不会把她劫走 ,/除非

她自己愿意。
”
[4](IⅤ。“5-637行 )这些理由不仅正

确 ,而且反映出他的高尚。特别是他对克瑞西达的

意愿的尊重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另外 ,他

在神庙里那一大段波伊提乌式的关于天道、命运和

自由意志的独白也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

人。然而 ,悲 剧的世界主要是行动的世界。不是正

确和深刻的思想 ,而是抗拒命运的行动 ,哪怕是错误

的行动 ,比如麦克白斯那样的行动 ,造就真正的悲剧

英雄。特洛伊罗斯决不是懦夫 ,不论在战场上 ,还是

为了爱情 ,他都能视死如归。他的问题是思考太多 ,

而且得出的理由又太正确 ,以 至他无法采取行动。

另外 ,他在反复思考中想到了所有的人 ,惟独没有想

到他自己。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价值。特洛伊

罗斯或者说乔叟的人文主义的中心还是一片空白。

特洛伊罗斯甚至没有想到或许可以为了自己而采取

行动。所以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悲剧英雄。

其实有两次 ,特洛伊罗斯只差一点就成了悲剧

英雄。一次是他们最后相会之时 ,克瑞西达因过度

悲伤而昏死。如果不是她及时苏醒过来 ,欧洲文学

很可能会提前两个世纪出现一部《罗密欧和朱丽

叶》。另一次是 ,在狄俄墨得斯带走克瑞西达时 ,他

本想冲上去杀掉狄俄墨得斯 ,抢走克瑞西达。叙述

者说 ,他没有这样做的
“
唯一原因

”
是

“
他心里总是

担心 ,/克瑞西达会在混乱之中/死于非命
”
[4](Ⅴ 。

52-54行 )。 如果他采取行动 ,至 少克瑞西达、狄俄

墨得斯、潘达洛斯(他 曾发誓带领他的手下帮助特

洛伊罗斯)和 他本人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这部杰作

也许就会有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结局。

然而 ,乔叟终究没能跨出那一步。一方面 ,他不

像莎士比亚那样幸运 ,有 大量悲剧作品可资参照。

但更重要的也许是 ,仍然还笼罩在中世纪阴影中的

人 ,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形象还没有高大起来。

新的思想容易获得 ,但新的人却不容易出现。乔叟

虽然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人的成长是一

个缓慢过程。所以,他虽然在欧洲文学中复活了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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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精神 ,但这种以人为核心的精神还得等上两个世  些。但从本文粗浅的分析似也可以管窥英国文学之

纪才会在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其他文学家塑造  父的非凡成就。他对宫廷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为

的人物身上发扬光大。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 了基础 ,他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在诗歌创作上的探索与创新为英国文学随后六个多

乔叟在这部杰作里对当时在欧洲文坛占主导地位的  世纪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宫廷爱情浪漫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也远不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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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以″sε刀J Ch沁锣‘比,: Chaucer

and Courtly Love TradJoⅡ

XIAo Mingohan
(Foreign hnguage Institute,sichuan N° rmal Uniˇ ersity,Chengdu,s二 chuan6100s8,China)

Abstract:In rr° jJ匕s@尼 J Cr泌eyde,the greatest cou⒒ ly· love rommce h=Ⅱglish hterary history,

Chaucer both follows the medieval romance tradition and goes far beyond it in plot,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matic deˇ elopment. The poet reˇ eals his reahst tendency and resurrects the tragic spirit in European

literature。  Ch巳 uCer’ 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ounly love tradition lay the basis for由 e deˉ

velop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for the literary prosperity in the Elizabeth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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